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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语

品 读

诗风

《藏地游》系列之六

小城城郊的一工地旁突然出
现了好些个卖热食的小摊儿。

摊位都半固定，一顶一顶帐
篷挨个儿支起，大小、形状不
一。卖面条的不卖炒饭，卖炒饭
的不卖面条，摊主们仿佛商量好
了似的。当然，卖盒饭的也守这
个“规矩”。这是生意人间的默
契，得大家都有一口饭吃。热食
琳琅，均遵循一个原则——午饭
自助。无论面条、炒饭，还是盒
饭，吃饱为止。面条8元，不够可
续。盒饭家家卖 12 元，四荤四
素，只要不浪费，随添。晚饭，
每家都卖单锅小炒，素菜都 10
元，荤菜都15元。

一天晚上7时许，我逛到工地
旁，沿人行道走下去时，第一家热
食摊的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帅
哥，吃点什么呢？”估计她把我当成
了建筑公司项目部的人。我知道
大建筑公司的项目部一般都有自
己的食堂，项目部的那些人隔三
差五还去城中心的馆子里喝酒。
难道，他们偶尔也会吃吃这些小
摊？只见一个装菜的长架子摆在
最显眼的位置，架子上十来个不
锈钢方格子，装着切好的各种荤
菜、素菜。菜架旁，架着一个双
孔煤气灶，从两个煤气灶里呼呼
冒出的火舌正舔着两个炒锅。锅
里，烟气腾腾，火焰忽灭忽明。
掌灶的老板身手矫健，颠锅，翻
勺，忙而不乱。帐篷下，十来张
矮桌散放，每桌旁放几个更矮的
塑料小圆凳。时间快到晚上 8时，

最喧腾的就餐高峰已过，这些吃
第二轮的工人可能加了一会儿
班，他们的外套外都罩着一件浅
绿或橘黄的背心，背心上有白色
的反光荧光条，有的人黄色安全
帽还扣在头上。他们或独占一
桌，或三五人一堆，一人一瓶啤
酒几乎是标配。啤酒在此是畅销
品，他们把啤酒当水喝——解
渴。城中心饭店卖8元钱一瓶的啤
酒，这里卖 5 元，和超市零售同
价。便宜的卖3元，卖得最好。

我继续往前走，一个坐地灯
箱赫然出现在我的斜前方，走近
一点，看清了上面的字——“烤
鱼每斤 38元；冷锅鱼：白鲢每客
28元，花鲢每客28元。”一段不太
发亮的 LED 霓虹灯扯在人行道上
的两棵银杏树之间，非门似门。
这家摊子的雨棚也不是其他摊位
上四面透风的那种，除了入口
处，三面都有半透明的厚塑料布
遮挡。雨棚顶被与“门口”同样
的 LED 霓虹灯绕了一圈，这让雨
棚长方体的形状更凸显了。我站
在工地对面，望过去，棚内规整地
摆了两排木质桌椅。这配置，在工
地绝对称得上独一家。这家摊子
是工地旁所有热食店中的另类
——它在空间上保持了与其他店
的距离，似乎刻意彰显着自己与众
不同的档次，它正对一家建筑公司
项目部驻地，好像把消费对象瞄准
了项目部的管理人员。普通工人，
没几个舍得一顿饭吃掉几十元
钱。但曲高和寡，也可以说“高不

成低不就”，这家摊儿常常空无一
人，只有老板坐在帐篷口无聊地
耍手机。后来我又路过他家门口
多次，最好的一次，里面坐了四
五个顾客。看来，它既让工人们
望而却步，又并未真正勾起那些
管理人员多大兴趣。据说，摊主
是附近安置小区里的人。

因为在那家杂货店买过一次
瓜子，老板认识了我。他的小店
开在工人生活区门口。我第二次
从他的店铺门口经过时，他招呼
我吸烟。旁边卖面的老板也凑了
过来。原来，我第一次去时，因
为东瞧西看，他俩背地里把我当
成了来检查工作的社区工作人
员。一聊起来，我与卖面的老板
居然是老乡，我们来自同一个
县。既然是老乡，我直言问他生
意如何。他说：“比进厂 （上
班） 好一些，要挣大钱，那是不
可能的。”

在工地旁卖跌打损伤药的共
四个摊儿，七七八八的小药瓶摆
在人行道上。卖衣服、裤子的，有
两个摊儿，衣物都挂在几根长竹竿
上，买的人不多。卖橘子的和卖炒
货的天天不缺席，有女工舍得吃，
她们是这些零嘴儿的消费主力。
砂糖橘10元钱能买4斤，货有些陈。

这个工地大概还有半年工
期。半年后，这些热食摊儿、药
摊儿、水果摊儿、炒货摊儿很快
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它
们又将出现在新的城市、新的工
地，见证另一座大厦崛起。

小摊儿
□宋 扬

百态

青藏高原上盛开的狼毒花。 戚 建 摄

狼毒花盛开的草原
□□袁正建

你是远方雨滴
落下来仰望天空青葱的
容颜
你是广阔草原上奔跑的
小鹿回首的瞬间

你是夕阳下、远山上
那一朵镶了金边的灿烂
的红云
你是我心坎里、湖心上
荡漾的红莲

远方有你
一直不曾见
你悄悄的一个转身
给我一个飘逸的灵动
那远远的模糊的身影
似要向我走来
红酒轻启
妩媚成海

那束插在青花瓷里
怒放的红玫瑰
多像多像你绯红的笑靥
还有那并蒂的文竹儿
也恰似梦中惊醒的青青
烟柳
绿意盎然

妩媚成香

回眸间
岁月流过心底清澈的荷塘
也在今秋的雨中
轻轻的默默流觞

在影影绰绰的网格里
你不经意间的一瞥
沉浸在我的心里梦里
伶仃作响

雨中朦胧的双眸
像闪着深沉的光芒
秋雨中的人啊
像独上高楼的旅人

望尽天涯路
归雁在何方
庭树不知人去尽
春来能发旧时光

风枝摇秋雨
摇曳心旌炙热的火花
秋风起兮雨飘洒
秋思生兮荡云霞
我欲乘风来兮
远方的雨潇潇洒洒

有你在远方
□彭善华

从川藏南线的 318国道，到川藏北线的 317国道；
从康定到道孚，从道孚到炉霍，从炉霍再到甘孜县。
几天时间，我们并没有走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地盘。
雪山，草原，湖泊，一个个景点匆匆而过，又有一些景
点扑面而来。别说是第一次从这儿经过，即使你驾车
或骑行走上三两趟，道路两侧的风景也看不完。

临近中午，我们的车在甘孜县来马镇一处农旅
产业建筑工地前停了下来。工地的右侧是一组大型
雕塑，讲述着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
甘孜会师的故事。雕塑的底座高出草地有一两米，
一个高大、镂空的红色五角星矗立在中间，五角星
的前面是三位红军指挥员正在亲切地拥抱、交谈。
他们是久别重逢的战友，又同是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亲人，能在这片草地上胜利会师，多么不容易啊！
五角星的左右两侧各飘扬着一面旗帜，代表着会师
的两支红军队伍。左侧扛旗的红军战士英姿魁梧，
目视前方；身后的一位战士正在举枪庆祝，另有一
位战士牵着一匹战马紧随其后。五角星的右侧，两
位藏族阿妈正用双手托着哈达走来，其中一位阿妈
身后还跟着一位七八岁的儿童，他们欢迎红军队伍
的到来。我从不同的角度把雕塑拍摄下来，唯恐漏
下一点点细节。这组闪着金光的雕塑在蓝天白云下
格外醒目。她记载了 87年前红军将士们在甘孜这片
光荣的大地上留下的战斗身影。据当地史料记载。
1936年6月下旬至7月初，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长征
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共中央指令
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
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
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的带领下，红二、红四方面军
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
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
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这座红色雕塑，转身走向对
面的一处湖泊，不料脚下被石头绊了一跤。低头往
下看，忽见一簇不知名的野花正在盛开。在这高寒
地带，竟还有如此好看的花朵？我急忙拿出手机，
打开小程序一扫：狼毒花，好恐怖的名字！

一尺左右的枝干上对称生长着绿叶，花枝的顶
端是红色的花苞，而开出的花朵却是白中带紫，呈
圆筒状，一簇簇，一枝枝，似分又合。白色的花朵
紧紧地拱卫着红色的花苞，从外围次第开放而露出
花蕊。狼毒花，与狼有关吗？有毒吗？带着这些疑
问，我一层层剥开它神秘的外衣——

狼毒花又名狼毒草、狼杀草、狼杀花，是瑞香
科狼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大多生长于干燥向阳的
高山草坪或河滩之上。文友小豆子告诉我，狼毒花
在寒冷的高原和干旱的沙漠里都能找到。它在经历
了高原的严寒岁月之后，依然坚守着心灵深处的那
一缕激情和决心。它素雅美丽，清澈干净，然而背
后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据《开宝本草》记载：“狼
毒花的全株都含有一种名为氰甙的化合物，能够在
人体内分解出氰化物，导致接触者呼吸困难、心跳
加快，或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据说将
它晒干、点燃之后顺风播散就能产生伤人的毒气。
猎人们曾经用狼毒花来制作毒箭，伏击狼群。传
说，狼毒花是由一位爱上了狼王的女神所幻化而
成。她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狼王，将自己变成了一
朵美丽而有毒的花，任何敢于靠近她的人或动物都
会遭到她的报复。事实上，狼毒花还是一味中药，
有供人类利用的药用价值。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活血化瘀等功效，可以用来治疗风湿关节炎、
跌打损伤、皮肤溃疡等病症。可见，狼毒花也是“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也”。而它倔强地生活在这空气稀薄
的高山之巅，肯定掌握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大自然
法则，身上也隐藏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我无法原谅自己的孤陋寡闻——因为这次西藏
之行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植物叫狼毒花；因为追问
这种植物的身份，才知道还有一部名为《狼毒花》
的电视剧，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题材，剧情还
相当曲折，只是没有引起我的关注。

（下期请看《红军的故事说不尽》）

张兴元同志是中国作协会员。他的文学业绩在
当今的豫东地区首屈一指。他的作品在商丘、在河
南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他带出一批有作
为的文学青年。他的逝世是文学界一大损失。本人
与他相处三十多年，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以友人的
身份，写了一首诗，表示对他的悼念和祭奠。

当年成名“杏花村”，①
才思敏捷笔传神。
退休写下《女儿桥》，
一生著作已等身。
伟人教导心牢记，
文艺就要为人民。
深入生活下底层，
不忘故道这条根。②
注：①杏花村是指小说 《杏花村新闻》。当年

《运河》头条、《小说月刊》头条转发。翻译成多种
文字，拍成电视剧。影响很大。

②故道是指黄河故道。张兴元的老家在黄河故
道上。他的作品大都以故道为背景而成篇。退休之
后，他每年春秋季回老家常住，体验生活，了解民
情，为创作积累素材。

悼念张兴元同志
□王学思

丁玉琳，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
南省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商丘市网络
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梁园区文联副主
席，《梁园文艺》主编。

认识丁玉琳是四年前。
2019年春天，梁园区文联筹备成立

区朗诵家协会，区文联主席李力永力邀
我参加。5 月 10 日，协会举行成立大
会，推选黄小琦为主席、丁玉琳为常务
副主席，我和其他4人为副主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玉琳。在一帮
“叽叽喳喳”的人堆儿里，她文静得像
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正是她的寡言少
语，反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自那以后，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她编发的“梁园区文联”公众号，知道
她在梁园区文联从事文字工作，但一般
化的信息不怎么显文采。真正引起我注
意的，是她发在个人公众号上的散文随
笔。她的个人公众号叫“玉生烟”（也
是她的笔名、网名），从名字到内容到
装帧都很“文艺范儿”，她谦虚地定位
为“一个随意种些花草的小院子”。

丁玉琳很勤奋，在她的“小院子”
里，陆续“种下”一二百篇“花草”，
多为生活随笔。这些文章，或长或短，
看似“随意”，实则文笔细腻、感情真

挚、引人深思。2022年，丁玉琳在这些
“花草”中精选了 60 篇，集结成书出
版，书名《暖玉生烟》。

为什么偏爱“玉生烟”这个名字？
丁玉琳在 《玉琳》 一文中这样解释：

“李商隐在《锦瑟》诗中写道‘蓝田日
暖玉生烟’。诗里说只有好的玉才会在
太阳映照下生出烟来，跟我的本名‘玉
琳’的含义一样。‘玉’乃质地柔软、
光泽透明的石头，‘琳’为玉石碰撞发
出的声音。此生，我愿如玉如琳，温
润、澄澈。”

的确，丁玉琳的散文随笔时时散发
出温润与澄澈。若归类，应属典型的

“小女人散文”（不含贬义）。
“小女人散文”一词发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女作家马莉的散文集
《夕阳下的小女人》 而得名。此类散
文，大多是都市女性对日常生活、身边
小事的一些具体描绘和细小感触的集合
体。这种散文不同于鲁迅、梁实秋等

“学者散文”，也不同于余秋雨等的“文
化散文”，它们不对历史、哲学、民
族、人生作广阔而深入的探讨，而是着
眼于自己的家庭和周围生活，以自己或
身边人的小故事为中心，生发出一些真
实、细腻的生活感叹。

浏览《暖玉生烟》中收录的散文的
题目，即可初步领略其风貌。《桐花》
《我的槐花》《寻找一副墨镜》《父亲的
美味》《臭美的丫头》《我和母亲的周
末》《时光碎念》《浮生何如》《我的黑
猫》……这些散文，大都从身边的花草
树木入手，从身边的小事小情入手，从
自己的亲身经历入手，以丰富的想象和
幽默的谈吐娓娓道来，让读者如沐春
风、如饮甘露。

她在 《做一个耐读的女子》 中写
道：“我多么愿意做这样一个女子——
一个耐读的女子。”丁玉琳做到了！她
说：“一个地方，一座山，一条河，一
朵花；一个人，一件衣服，一顿饭，一
句话……每一种相遇都是缘分。若是你
从眼前的一片叶、一朵花中，或是从我
的某个字、某句话中，觉知到自己，那
么我们就是幸运的。因为相遇的机缘，
不只是我遇到你，也是我遇到我自
己。”读玉琳的文字，你会时不时地会
心一笑，在共同的认知中不自觉地受到
感染。

著名作家王安忆说过，文学是很有
意思的，可帮助我们发现生活，生活其
实也很有意思。丁玉琳就是一个热爱生
活的人，给读者描绘了很多生活中的意

趣。她的散文，似溪水潺潺静流，似雨
露滋润心田。捧读在手，芬芳之气令人
陶醉。

果然是个“耐读的女子”！

果然是个“耐读的女子”
——兼评作家丁玉琳及其新著《暖玉生烟》

□吴 涛

凌空展翅 韩 丰 摄

《暖玉生烟》封面。 吴 涛 摄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是希腊的第一大岛，
岛上盛产的橄榄油闻名全球。橄榄油来自一种叫油橄榄的
树，通过压榨它的果实而获得。油橄榄结果也有盛衰期，随
着年龄的增长，结果能力出现退化，就被一茬茬地砍伐，由
新生代替换。所以，绝大多数油橄榄的寿命并不是很长。然
而，克里特岛上有一棵油橄榄已经3000多岁，活成了宝贝。

这棵油橄榄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曾被列入砍伐之列。可
伐木者发现这棵树的树干是空心的，几乎完全靠树皮下的韧
皮给树冠输送养分。而且，当地居民就地取材，将空心树当成
了养鸡笼。伐木者心想：一棵空心树除了当柴烧，砍来何用？

挽救这棵油橄榄生命的不是它的完美，也不是它的功
名，而是它的缺陷。

缺陷挽救生命
□赵盛基


